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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儿，你的《济宁晚报》放传达室啦！”一
通电话，开启了我与《济宁晚报》的不解之缘。

其实我与晚报早已结缘。去年，在晚报
编辑及文友前辈们的鼓励下，我多次参加读
书活动、踊跃投稿，偶有文章见报。《济宁晚
报》正如一双有力的推手，让我的文学梦想缓
缓起航。戴上眼镜静坐读报、品茶览文的惬
意时光，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

当指尖触碰纸面，我忽然觉得，那些密密
麻麻的黑色方块字，早已不是冰冷的信息符
号。它们已化作一条条温暖的触须，一头牵
着沉浸其中的我，另一头则深深扎根于济宁
这片热土，每一次跃动，都带着独属于济宁的
温度。

这温度，是时间沉淀的古韵芬芳。2026
年，改版后的《济宁晚报·儒风副刊》全新上
线。“大运河”版面追溯孔子诞生地坤灵洞的
悠远古韵，“竹竿巷”版面镌刻颜庙碑刻的岁
月沧桑，“太白湖”版面展陈书法家王超赠予
济宁医学院“儒医同道”的墨宝。字里行间，
都是历史长河里不曾冷却的文明薪火。它们
没有被封存在博物馆的橱窗里，而是鲜活地
流淌在济宁作家的血脉里，存在于今人探究

与赞叹的目光中。
这温度，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孙彦

玲老师笔下的《甏肉干饭》，道尽肉香醇厚与
手艺传承，一餐一饭里藏着方言的亲切与家
常的温暖，编织着割舍不断的味觉记忆。“声
远楼”版面《暮色中的烟火》里，刚出锅的烤红
薯、玛瑙般的糖葫芦、云朵般的棉花糖，暖烘
烘的烟火气，将紧绷的神经与无形的压力轻
轻融化。

这温度，更是浸润人心的脉脉温情。社
区专栏里，邻里温情、民生百态在笔尖流淌，
送来缕缕暖意。而《老年周刊》，更为文友们
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别样滋味，让文学的光芒
温柔照亮银龄岁月。“悦享银龄”版面中，父亲
的热泪、母亲灶前忙碌的身影、香喷喷的饺
子、梦里重逢的暖意，皆是万家灯火的缩影，
藏着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点滴滋味，也让所有
温度找到了情感的源头。

比起屏幕的冷光，我更爱纸墨的清香。
每次翻开《济宁晚报》，我都像举行一场静谧
的仪式。字里行间的人间烟火，纸页间流淌
的故土温情，皆是济宁这片儒风浸润的土地
最动人的模样。

我们大杂院路口临街的地方，曾立着一座铁皮老
报亭。墨绿漆皮早已褪尽，正面开着一扇大窗，窗内层
板上整齐摊着各类报刊。《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故事
会》等常见读物，老板都将封面朝外挂在窗侧，花花绿绿
的，老远便能望见。

每日放学路过，报亭前总围着不少路人和学生，有
买的，也有站着看的。我也总挤进去，给父亲买一份《人
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这成了我那时雷打不动的习
惯。后来因为拆迁扩路，老报亭迁走了，再也没见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爱读报的习惯却从未改
变。家中墙角，总码着一沓沓《齐鲁晚报》，不少页面已
被翻得发皱，却依旧整齐。2025年年末，眼见父亲每日
徒步买报的辛苦，我便为他订了2026年的《济宁晚报》，
也算圆了他这么多年对报纸的一份念想。

2026年1月5日清晨，父亲揣着钥匙下楼，从报箱
里取出第一份崭新的《济宁晚报》。他坐在书桌前，小心
翼翼把报纸铺平，手指轻轻抚过那头版上“儒风副刊今
日上线”的标题，屋内很快飘起淡淡的油墨香。

父亲读报很有章法：先看本地新闻，再翻社区故事，
最后读副刊的散文。遇到家乡建设的消息，他总会用笔
认真圈出来，等到晚饭时，便和我们细细说起这些新变
化。如今常常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读报的样
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报纸上，也落在他满足的侧脸。

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当年那座临街老报亭，想起
那个背着书包、挤在人群中买报的小小自己。那份藏在
油墨香中的坚持，沉淀着日子里最踏实的悠闲，也让记
忆里的味道，愈发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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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声声
王剑鞘（任城）

油墨香里的岁月绵长
代新萍（任城）

一纸晚报 一城温暖
张霜霜（邹城）

“姐，你回来了，这次在外地待的时间可
真长。”刚从外地回来的那天，我去顺丰快递
站取寄存的《济宁晚报》。快递小哥一见我，
连忙走到集装箱旁帮我拿报纸。他一边翻找
一边说：“姐，你查查，一份不少，都在这儿。
知道你珍视这些报纸，我特意单独收好了。”
说着，他递过来几个文件袋，里面的报纸码放
得整整齐齐。我接过心心念念的报纸，连声
道谢：“谢谢你！真是费心了。这些日子，我
心里一直惦念着它们。”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孩子又在外地工作，
我的心始终牵挂着两头，不得不过起候鸟般
的生活。在外陪伴孩子的日子里，我订阅的
《济宁晚报》只能暂存于快递站。这次一去半
年，心里竟又悄悄多出一份牵挂——那便是
对这份报纸的惦念。这份牵挂，是在日复一
日的惦念中，不知不觉悄然生长的。

离家前，我已托付常打交道的顺丰小哥
代为保管报纸，待归来再取。虽知他向来负

责，可随着时间推移，心里仍不免有些忐忑。
每月总有几天，我会望着那个熟悉的号码反
复犹豫，无数念头在心底拉扯：报纸还完好
吗？堆积这么久，会不会给人家添太多麻
烦？他是否还像起初那样用心保管？要不要
请朋友先取回一部分，也好减轻他的负担？
可转念一想，既然托付于人，便该信任到底。
最终，那个号码始终未曾拨出。

看不到纸质报纸的日子里，我便常去“济
宁晚报·悦享银龄”读书会群里翻阅电子版。
尤其是周一、周三的文学版，每篇文友佳作我
都会细细品读。其中，2025年11月3日王相
雷老师那首五绝《晚秋》，最令我触动：

天地苍茫处，云霄归断鸿。
山川空自老，枫叶为谁红？
牵挂，是心底泛起的最温柔的涟漪，不言

不语，却如影随形。人生在世，牵挂总是绵绵
不绝。身在他乡，这份对《济宁晚报》的惦念，
始终萦绕于心，未曾消散。

远方的牵挂
孟庆芝（邹城）


